
论开明派的文化出版实践

开明派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理论阐发见长的思想流派。在开明派存在的二十多年中，他们

除了就所信奉所坚持的“五四”新文化的健康发展发表大量主张之外，以更多的精力致力于文化实

践，致力于将他们的文化主张贯彻在自己的文化实践之中。可以说，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并且自

始至终毫不动摇，是开明派区别于几乎所有文化文学流派的最根本特征。如果不充分考察他们的文

化实践并揭橥其丰富内涵、基本理路和价值追求，就无法展现开明派作为一个文化文学流派的丰富

性和完整性，也无法真正揭示开明派在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的贡献和价值。

开明派的文化主张有一个在探索中逐步明确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开明派的文化实践也由

朦胧而走向清晰，由四处开花而收拢战线集中在教育与出版两方面。具体而言，就是集中在办学、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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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简单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这是一群新文化人的自然集合，是所谓的文人办书店而不是商人办书店，不以单纯的商业

赢利为目的而以新文化的传播和建设为宗旨。叶圣陶曾经说：“开明书店是一些同志的结合体。这

所谓同志，并不是信奉什么主义，在主义方面的同志，也不是参加什么党派，党派方面的同志。只是

说我们这些人在意趣上互相理解，在感情上彼此融洽，大家愿意认认真真做点儿事，不求名，不图利，

却不敢忽略对于社会的贡献：是这么样的同志。这些同志都能够读些书，写些文字，又懂得些校对印

刷等技术方面的事，于是相约开起书店来，于是开明书店成立了。”[2]

第二，在书店创办和运行的过程中，开明派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决定

书店出版方向的编译所始终由夏丏尊、叶圣陶等开明派中坚主持，这保证了开明派的文化立场和事

业追求在书店创办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这种立场和追求，后来在叶圣陶的一段

话中表述得非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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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开明书店的读者 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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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种；古籍整理类，如列入“古佚小说丛刊”的《游仙窟》、《照世盅》，列入“宋人笔记小说”的《鹤林玉

露》、《齐东野语》以及《六十种曲》、《二十五史》等共28种；文学作品（创作和翻译）类，如《子夜》、《爱的

教育》、《缘缘堂随笔》等共475种；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类，如《国文百八课》、《开明英文读本》等共256
种；实用及其他类，如《交际舞》、《家庭电器》、《丝厂管车须知》、《战时救护》等共35种；而青少年课外

读物类，如“开明青年丛书”、“开明少年丛书”、“开明中学生丛书”等等，共有335种。将教材和教学参

考书与青少年课外读物简单相加，即为591种。从这种简单的分类中，不难看到开明书店主要以青少

年读者为主的出版方向（参见表1）。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分类是极其

粗略的，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

除古籍整理类著作和社科著译类包括实用类中的一部分、以及教材类中少数大学教材而外，大量著

作都是为青少年而写。譬如文学类中有占总数30%以上的100多种作品本来就是专门为青少年而创

作翻译的，除72种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而外，朱自清的《欧游杂记》、夏丏尊的《爱的教育》、叶圣陶

的《古代英雄的石像》等许多作品都是为青少年准备的，有许多也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过。这种情

况在社科著译类中同样普遍存在，如茅盾的《世界文学名著讲话》、李广田的《文艺书简》、曹孚译的

《励志哲学》、千家驹的《中国战时经济讲话》等等，本来就是写给中学生的。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我

们干脆从读者对象的角度以青少年为界，将开明书店出版的书籍简单地分为两类，则得到的结果是

以青少年为读者的出版物有800多种，占开明出版物总数的57%以上。

这一点，当时的人们就很清楚。储安平说：“开明书店这几年来经章锡琛先生和夏丏尊先生等的

惨淡经营，已获得很健全的根基。……开明书店的读者对象是中学生，所以他们的出版计划，也是针

对着中学生而进行的，他们出版的书，泰半都是给中学生看的，许多自然科学及历史地理，都成为了

一般中学生很好的课外读物。”[1]

开明书店出版的图书，当然是整个书店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这里无意将其完全归之于开

明派名下。但显而易见的是，开明派在从书店的出版方针、选题设计，到组稿审稿、出版过程、市场推

广等涉及书籍出版全过程的各方面，均起了主导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开明派也热情响

应书店的出版方针，不仅不断推出新的选题，四处组稿，而且积极为开明书店撰稿或将自己的著述交

给书店出版，这些著述总数达285种，占开明书店出版图书总数的20%。除匡互生英年早逝没有在开

明书店出版过著作外，其余开明派同人统统在开明书店出版过相当数量的著作。从这285种著述中，

我们不难看出开明派对于开明书店出版方针的深刻影响。

二

在开明书店为青少年出版的八百多种图书中，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

面。教科书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也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它承载着文化，也传播着文化，通过这种承载

和传播，体现着时代的趋势和要求，也蕴含着编者的立场和导向。就此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教科书

成为了一个时代风气的凝结点，一种社会价值的风向标。对于开明派而言，在教科书的编写中彰显

他们所坚守的文化主张并体现他们所意识到的社会责任，是他们的追求，也是他们的特色。

开明书店所出版各类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在程度上，从小学到大学均有，但毫无疑问以中学教

表1 开明书店出版书籍分类

309
בֿ

28
ὰӘΆ

475
Ϣ

256 335 35 1438

合，同主题如一书的上下册则记合订方式，不同主题如“开明算学课本”分代数、几何、三角、算术则记分开方式；4.一般

的内容修订不重复计算。莫志恒说：“开明书店自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书籍，先后约计一千四百数十种。”

（莫志恒：《说说开明书店及其出版物的装潢艺术》，《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页。）因不知其统计

方式和具体书目，这里无从比较。

[1]储安平：《一年来的中国出版界》，《读书顾问季刊》193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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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失学和辍学青年的需要，以争取最大程度的受惠面和影响力。

在开明书店为青少年出版的图书中，与教科书具有同等意义的、规模和影响力更大的是他们编

写出版的青少年课外读物。历年来，他们编辑出版了“开明青年丛书”（105种）、“开明少年丛书”（28
种）、“开明中学生丛书”（23种）、“中学生杂志丛刊”（38种）、“世界少年文学丛刊”（72种）、“开明青年

英语丛书”（17种）、“开明少年英语丛刊”（23种）、“开明英汉译注丛书”（8种）、“详注现代英文丛刊”

（16种）、“简易英语丛书”（5种）、“开明英文详注丛书”（5种）等。其中，除英语类的几种丛书明显带有

工具性，其余的也主要的是着重从各方面对青少年进行素质教育。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两种。

一是“世界少年文学丛刊”。这套起步于开明书店创办之初、完成于三十年代中叶的丛刊，在适

龄读者、体裁、国别、选材等方面，倾注了开明派同人的巨大心血，成为系统地向少年儿童推荐世界优

秀儿童文学作品的重要丛书。这套丛书，就读者对象而言，涵盖了从学龄前到青少年的各个年龄段；

就体裁而言，有小说、散文、戏剧、童话、故事、寓言、传说、神话等各种门类；就国别而言，有英国、美

国、法国、德国、日本、丹麦、挪威、苏俄、埃及、意大利、西班牙、古希腊、印度、波兰等等，当然也少不了

中国，叶圣陶的《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谢冰心的《寄小读者》等均在其列；就作家作品选择而

言，安徒生、格林、史蒂文生、保罗·塞缪尔、马克·吐温等儿童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自然

不会缺乏，而《堂吉诃德》等一些原本并非纳入儿童文学范畴的作品，也通过改写的方式得以呈现。

正因为如此，三十年代初，作为中国儿童文学早期主要代表人物的叶圣陶，对中国出版界的儿童文学

书籍有一个评价：“起初商务印书馆有几本杂乱无章的西洋童话的翻译本，但也没有什么好处。后来

开明书店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继起，算是对于西洋儿童读物有个比较有系统的介绍。此后，虽然北

新书局出版过小朋友丛书，又有儿童书局专门刊行儿童读物，但都没有良好的成绩。”[1]这套丛书受到

了少年的普遍欢迎，多少人在成年之后还撰文深情怀念《爱的教育》、《宝岛》等所给他们的影响。

如果说“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专注于对少年进行文学熏陶的话，那么，“开明青年丛书”便全方位

地对青年开展素质教育。这套丛书持续时间最久，从1927年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总量达到惊

人的121种。这套丛书把青年完全从课堂教学和考试中解放出来，给予更加丰富更加鲜活更加精彩

的内容。它有着鲜明的特点：第一，学科全覆盖。从语文、数学、英语，到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

物、绘画、音乐以至于实用；从文学艺术、科学知识，到文化修养、动手能力；从知识到能力到人格熏

陶，无所不包。第二，针对性强。开明派同人尽管大多有着作家、学者、编辑、出版家、翻译家等多重

身份，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绝大多数是或曾经是中学教员，他们对中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对青

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对青少年培养的重点难点均了然于胸，因而在丛书内容的设计上，举凡成为一

个独立健全的青年所需要的知识学习、能力训练和人格熏陶统统都有。为了适应青年的需要，他们

甚至对名著进行改写。叶圣陶说：“作为中等学生国文科课外读物的文艺书籍，不但要估量它的文艺

价值，同时还要估量它的教育价值。有许多好书，因为有一些不适宜于青年的部分，从教育的观点看

来，是应该排斥到学校的门外头去的。然而青年不看这种好书，究竟是一种精神上的损失。为此，我

们就打算出版洁本旧小说。所选的是《水浒》《三国》《红楼梦》等具有普遍性的作品，经过专家订定，

把其中不适宜于青年的部分逐一删去，使它成为并不缺乏教育价值的东西。又由订定者撰作序文，

对于各书本身既有公允的批评，对于阅读方法又作详细的指导。读者阅读这种本子，在理解与欣赏

上自然比较阅读他种本子便当得多了。”[2]第三，活泼生动。开明派反对板着面孔训诫或作高头讲章，

他们特别注重将知识的学习、能力的训练与亲切平易的态度、生动活泼的文字融为一体，在富于艺术

[1]见贺玉波：《叶绍钧访问记》，载《读书杂志》1931年第3期。

[2]叶圣陶：《洁本小说：〈红楼梦〉茅盾叙订〈水浒〉宋云彬叙订〈三国演义〉周振甫叙订》，《叶圣陶集》第18卷，第

283页。这三种名著改写未收入“开明青年丛书”，但其基本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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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息和故事情节的形式中让学生易于学习，乐于接受。在这方面，叶圣陶、夏丏尊的《文心》、朱光潜

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贾祖璋的《鸟与文学》、周建人的《花鸟虫鱼》、顾均正的《电子姑娘》、刘薰宇

的《数学的园地》、丰子恺的《绘画与文学》、宋云彬的《玄武门之变》等众多作品，都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他们的努力，甚至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散文样式——科学小品。茅盾曾说，他应夏丏尊之邀为开

明书店办的《新少年》写一部连载中篇小说《少年印刷工》，在写作下半部时因要满足夏丏尊提出的

“通过故事能使小读者得到一些科学知识”的要求，“以致犯了大忌，没有把主要笔墨放在人物的塑造

上，而且割断了与前半部中出现的众多人物和情节的联系，专注于技术知识的介绍”，造成了小说的

“不成功”[1]。这种结果对茅盾自然是个损失，不过从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开明派在为青少年着想方面

是如何地念兹在兹、不遗余力。

三

在探讨开明派从事的为青少年服务的出版工作时，必须回答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开明派自身

为青少年提供了哪些出版物以及这些出版物对于青少年的作用。

统计显示，开明派同人在开明书店出版的285种图书中，专门为青少年编篡的图书共206种，占

他们在开明书店所出版图书总数的72%，如果加上虽非为青少年而写却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图书，其

总量则更多。这样一个数据，

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如果

把这一数据再展开一下，则可

以看得更清楚（参见表3）：
从上述数据中，我们可以

获得两个信息：第一，无论是

从青少年读物的总量还是从

比例上，编篡适合青少年的读

物，不是开明派少数人的自发

的行为，而是他们集体的有意

识的追求；第二，他们中不少

人，把培养青少年作为终身的

事业，并为此贡献了毕生的精

力。由此可以判断，开明派对

于自身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

角色定位是非常清晰的，他们

为此付诸实践的行动能力也

是超凡的。因此完全可以说，他们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体现了全心全意为青少年服务的出版宗旨。

在内容上，开明派同人为青少年编篡的读物，涵盖了上文所述的开明书店教科书和青少年课外

读物的两大领域。在每个领域的许多方面，他们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譬如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

王伯祥、刘薰宇、章克标等人的教科书编写，夏丏尊等人的文学翻译，丰子恺的艺术普及，顾均正、徐

调孚的儿童文学译介，朱自清的散文游记写作，朱光潜、丰子恺的人文素质培育，宋云彬、周予同、傅

表3 开明派同人在开明书店所出版著述总数[2]与其中青少年读物数量及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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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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ᶒ

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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Ϣ Ὁ Ϣ
23
30
9
56
11
4
7
10
9
7
7
10
35
9
6
21
7
13
20
11
16

ẹΨ
14
24
7
40
4
1
7
1
5
5
1
7
33
8
3
19
4
13
19
8
10

61%
80%
78%
71%
36%
25%

100
10%
56%
71%
14%
70%
94%
89%
50%
90%
57%

100
95%
72%
63%

[1]详见《茅盾全集》第35卷“回忆录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7页。

[2]这里的著述包括个人与合作的著、译、编、校，以版权页的作者项下署名为准，故与通常列入他们名下的著述统

计略有差异。因其中有的著述为合作，故列到作者名下有重复，其总数大于28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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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开明派的文化出版实践

彬然等人的历史知识介绍，刘薰宇、贾祖璋、周建人的科学小品推广等，都值得大书一笔。限于篇幅，

这里仅从国文教科书编写和儿童文学译介两方面论述其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作品。

在国文教科书领域，叶圣陶、夏丏尊是当之无愧的标杆。

三四十年代，开明书店出版的国文类教科书和学校教科用书有47种。其中由书店约请作者编写

的国文教科书，主要有王伯祥编写的《开明国文读本》，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和陈望道编写的《开明

国文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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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教科书前8册至建国前共印40余版，后4册至1937年即印27版。1947-1949年间，该教材又拆分为

《幼童国语读本》、《儿童国语读本》和《少年国语读本》由开明书店重新出版[1]。

同样，《国文百八课》也因“体裁独创，编制尽善，适于教学，更适于自修。出版以来，好评如潮”[2]

而影响深远。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志公回忆说：“五十年代末，我们曾经对十九世纪末叶以下四十年间

若干种‘国文’教材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当时发现，在多种教材之中，有几种是有显著

的特色，比较突出的一种是《国文百八课》。”[3]吕叔湘也说:“现在也有以作文为中心按文体组成单元的

实验课文，但往往是大开大合，作文讲解和选文各自成为段落，很少是分成小题目互相配合，能够做

到丝丝入扣的。这就意味着，直到现在，《国文百八课》还能对编中学语文课本的人有所启发。”[4]

半个世纪后，国人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向传统寻找精神资源的时候，依然痴迷于这些教科书的

精彩，重印了《开明国语课本》和《国文百八课》，这充分见出它们的神奇魅力。

在儿童文学译介方面，夏丏尊和他翻译的《爱的教育》是另一座标杆。

《爱的教育》是 19世纪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代表作，以日记的方式表现儿童生活，原名《考

莱》。1923年，在春晖中学任教的夏丏尊开始动笔翻译《爱的教育》，每译出一部分学校同事朱自清和

刘薰宇总以先睹为快，成为译稿的第一批读者。与此同时，译稿交给《东方杂志》编辑胡愈之，由他安

排在《东方杂志》上连载。全书译成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因为商务推介乏力销售不好，夏丏尊干

脆收回版权交给刚刚成立的开明书店，学校的同事丰子恺为新版设计了封面并画了多幅插图。开明

书店的新版发行后风靡一时，成为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译作和中小学生课外读物。到1949年新中国

成立，该书先后“再版三十多次”[5]，是开明书店的畅销书、长销书。

《爱的教育》从翻译到出版，可以从中发现两个重要信息：第一，开明派的不少同人介入了该书的

成书过程。夏丏尊曾专门说到此事：“《东方杂志》记者胡愈之君，关于本书的出版，曾给予不少的助力，

邻人刘薰宇君，朱佩弦君，是本书最初的爱读者，每期稿成即来阅读，为尽校正之劳；封面及插图，是

邻人丰子恺君的手笔。”[6]所以，它实际上蕴含了一种集体的力量，体现了一种集体的文化立场。第二，

表面上这部译著是由于商务印书馆的“托大”而“偶然”成全了开明书店，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它之

归属于开明书店是必然的，因为它深刻契合了开明派对于教育的理想，直接回应了二十年代教育界

对于教育改造的呼声，充分体现了开明派的文化追求。这一点，夏丏尊在《译者序言》中说得非常明确：

ᾤ Ϣ Ђ ͼ ִ

ᾇᾑ ΅ ɟ ΅ ξ ɟ

Ђж ѡ Ψ Ј Ј Ю ║ӕ

ɟ εжε ε Ђ Ϣ ḏΉ Ђ ж ΅ Ђ

ɟϢΨּמ Ю φ φ φאַ ϝ φ Җφ Њ ΐ

ӻж Ђ ᾇ ΐ ѡεΐ ɟЊ ΅ Ђ ɟ

Ϣͫ ε ṿ ӂ ѡε΅ӂṿ Әε ɟ

ᾂ ч Άṿ Ặ Ѩ ︣ З φ ɟ[7]

[1]《开明国语课本》初小8册的前4册更名为《幼童国语读本》于1949年1月出版，后4册修改为《儿童国语读本》于

1948年8月出版；高小4册修改为《少年国语读本》于1947年7月出版。

[2]《初中国文科教学自修用〈国文百八课〉（夏丏尊、叶圣陶合编）》，《中学生》第57号，1935年9月。

[3]张志公：《重温〈国文百八课〉再谈语文教学科学化》，〔北京〕《中学语文教学》1986年第6期。

[4]吕叔湘：《三十年代颇有特色的国文、英文课本》，《我与开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198页。

[5]欧阳文彬：《夏丏尊先生年表》，载《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6][7]夏丏尊：《〈爱的教育〉译者序言》，《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第42
页。

-- 179



论开明派的文化出版实践

《爱的教育》固然是一部成功的文学译著和教育译著，但把它放到开明派整个文化思想体系和文

化实践活动中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不仅具有一种轰动的社会影响，甚至形成了一种放大的社会效

应。这从它的两种衍生产品可以看出。

一是《爱的教育实施记》。开明版《爱的教育》问世后，受到中小学生的广泛喜爱，也得到不少学

校教师的重视，把它当作教材或补充教材，甚至运用《爱的教育》原则在学校具体实施。“上海商务印

书馆附设的私立尚公小学是一所名校，该校教师王志成运用《爱的教育》中的原则，在尚公小学里实

施起来，效果竟意外的好。”[1]王老师将他的教育笔记整理成《爱的教育实施记》一书，由开明书店出

版。这本书提供了教师来自教学一线的最鲜活的观察和感受，因而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到1932年就

印了4版。二是《续爱的教育》。由于《爱的教育》的成功，许多读者写信希望夏丏尊翻译更多的类似

作品，有人甚至把作品也寄来了。夏丏尊在湖南一师时的同事孙俍工便特意从东京寄来了《续爱的

教育》的日译本。《续爱的教育》是《爱的教育》的姊妹篇，书中人物与《爱的教育》相联系，作者孟德格

查也是《爱的教育》的作者亚米契斯的好友。承接了读者的厚望，夏丏尊又翻译了《续爱的教育》。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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